
如果小朋友们在家里感到不
舒服，那该怎么办？可能会找爸爸
妈妈要一支体温计，看看自己有没
有发烧。如果地球生病了，我们该
去哪里找体温计呢？

青藏高原珠峰海拔达 8848.86
米，它是除南极和北极以外的地球
第三极。因为海拔极高，人迹罕
至，几乎没有人为的污染源，所以
它就像地球的温度计。我们可以
通过了解珠峰的环境变化，感知地
球正在发生的改变，进而了解人类
将要面对的问题。

奔走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耸
立在天边的每一座山、流淌在江河
里的每一滴水，都生活在同一大气
层的底部。我们无论距离多远，都
会彼此牵绊、息息相关。当地球生
病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
其身。

大气层中有一种神奇的物质
叫作臭氧。在2万多米的高空上，
它们是地球天然的保护伞，大量地
吸收太阳的紫外线，使得包括人类
在内的地表之上的生物免受短波
紫外光的灼伤之苦。然而，臭氧一
旦来到地面，就会成为重要的大气
污染物，会加重呼吸道和心血管

疾病。
而在珠峰的环境中，我们就意

外地监测到了臭氧污染。臭氧是
如何从大气层传到地面的，如何影
响身处高原的人们的身体健康？
这就是我和科研团队一次次登上
珠峰、一次次科考慕士塔格冰川的
目的。

我们会在高原上释放探空气
球，以此分析大气臭氧的浓度信
息，也会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空上
扎针抽血，收集自身血液的样本，
最终形成数据，用以后续的科学
研究。

有人问，您即将步入花甲之
年，为什么还要在这么高的海拔
上，将自己当作小白鼠呢？这是因
为，科学实验只有自己亲身体验，
才能清楚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实
验的过程同样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科学探索挑战了3个极限，第
一是挑战科学认识的极限，能不能
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第二是
挑战仪器的极限，高灵敏度的仪器
能不能在高海拔测出精准的数据；
第三是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能不
能承受极限环境下的工作，自己的
精神能不能克服身体上的不适反

应。突破自我的精神非常宝贵。
2013年初，一位北京市民坚持

每天用手机为北京的天空拍照，一
直拍摄到现在。北京的天空从十
年前的“雾霾灰”，变为了“常态
蓝”。幸运的是，其中也有我和团
队作出的贡献，如今北京空气质量
改善的速度，也被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称为“北京奇迹”。

（科普时报记者张英贤整理）

朱彤

为地球寻找“体温计”●

20年间，他数次到访极
地高原，肩负‘巅峰使命’破
解 环 境 与 人 类 健 康 的 密
码。他用3年时间带领团队
守护北京奥运蓝天。

图为朱彤院士。
（图片由主办单位提供）

2023年12月初，北京出现了罕
见的极光，引发社会热烈讨论。有
人说，当你沮丧的时候，不妨到北
京来看看极光，连北京都能看到极
光 ，这 世 界 还 有 什 么 事 情 不 能
发生？

极光，顾名思义，应该是地球的
两极高空所观测到的一种现象。那
么，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地球上每次
出现极光，都是太阳的一次爆发，就
好比太阳打了个喷嚏。有的小朋友
会想，太阳打了个喷嚏，地球上就能
看到极光这样的奇观。那是不是应
该让太阳多打些喷嚏呢？

这样是不行的。强烈的太阳
爆发会引起重要的空间效应，会使
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比如，
1989年3月的一次强烈的太阳爆发
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停电 9 个小
时，造成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损失。
2023年10月份发生的强烈的太阳
爆发，能量比数亿个氢弹爆炸所产
生的能量总和还要多。太阳爆发
造成了通讯中断、导航失败、卫星
丢失。我们平时享受着太阳送来
的温暖，但是强烈的太阳爆发又带
来了空间灾难，因此，我们要揭开
太阳活动的奥秘，以预报这种空间
灾难。

自古以来，人类对太阳的探索
从未停止。2300多年前，诗人屈原
在《天问》中写道“羲和之未扬，若
华何光”，就是说为太阳赶车的车
夫的鞭子还没有扬起来的时候，为
什么西北若木花林上空就出现了
光芒呢？

我们不知道屈原是否看到过
极光，但是屈原的确在《天问》里提
及了极光，所以太阳是人类探索之
旅中一个伟大的挑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
理学家艾国祥在北京市怀柔区开
创了中国太阳物理研究的一个新
起点。他和同事历经 20 多年寒冬
酷暑，凭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
独具一格的科学思考，通过努力创
造了世界上先进的太阳磁像仪。

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从怀柔太阳磁
像仪的观测开始的。记得那个时
候，我和还在读研的邓元勇博士，
以及他的导师艾国祥院士一起，第
一次用太阳磁像仪在世界范围内
监测到太阳极区的向量磁场。

如今，作为天文学的一个重要
领域，太阳物理研究正在焕发勃勃
生机。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
段。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有了
自己的太阳卫星，即“羲和号”科学
技术实验卫星，随后我国又发射了

“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
中国学者把自己的浪漫抛向太
空。在太空里，“羲和号”和“夸父
一号”联手成为中国太阳物理学家
逐日研究的“双雄”。

我自己从事太阳研究已有 40
余年，照亮我前行的那缕阳光，来
自于我的硕士导师史忠先先生。
读书的时候，他除了传授太阳物理
学的知识外，还带我到南京大学向
前辈们拜访和请教。后来，他出现
了脑部血管栓塞的情况，拄着拐杖
行动非常不便，但是也一次不落地
与我到北京天文台沙河观测站继
续研究工作。我的博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
王绶琯则以他的报国之志、赤子情
怀，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因此，
我不仅要把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
内化于心，还要用他们的精神教育
我的学生。

编者按 近日，在北京市科协主办的“2024科学跨年之夜”活动上，中国
科学院院士、太阳物理学家汪景琇，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气化学与环境健康
学家朱彤等通过网络直播方式为全国观众开讲“2024年第一堂科普课”。本
报整理出课程内容，与读者分享。

他是中国天文最高奖
项张钰哲奖得主，开创性
系统地提出了对太阳向量
磁场研究的方法，取得世
界领先的天文成果。

汪景琇

观测太阳“打喷嚏”●

图为汪景琇院士。
（图片由主办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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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的
101周年诞辰。作为“校园
科普活动”的推动者，几十
年来，王绶琯院士为青少年
科普教育事业倾注大量精
力和心血。

1998年，王绶琯亲手创
办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旨在通过科学家和青少年

“大手拉小手”的方式，及早
发现和重点培养“科学苗
子”。他亲自设计活动规则，
考察评议学生，联络专家指
导学生。20年间，先后有5
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北京青
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活动，其
中约3千人走进178个科研
团队，并投入科研实践。

2006年，在王绶琯的带
领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开始在北京6所试点初中
开设科普教育课程，即校园
科普活动。此课程以“教学
生做科普”为核心思想，结
合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
课时，成为初中二年级的必
修课程。

该活动的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科学素质，并具有两
个特点。其一，它属于专门
设置的科学素质课程，讲求

“以育为主，寓教于育”，有
别于常规科学课程的“寓育
于教”；其二，它从“教学生
做科普”着手，在整个授课
过程中通过学习掌握科普
知识的方法，以及训练表
达、讲解科普知识的能力，
引导孩子们自主探究科学
知识，从而自觉地走近科
学。

“校园科普活动”最为独特之处是辅导方法
的创新，其设计强调激发学生的参与感和成就
感。活动要求各个学校在初中一年级（或二年
级）的一个学年中，每个班级每周拿出一至二节
课时，以集体负责一个科普选题的形式进行校园
科普活动。在老师的辅导下，全班学生将共同完
成一幅科普展板（或墙报）的创制，并向全年级（或
全校）作该选题的科普报告，最终制成“校园科普
活动”辅导材料，供教师直接或参照使用。

经实际应用考察后，这些辅导材料和辅导经
验被编制成“校园科普活动”辅导教材范本，供不
同的学校使用，尤其是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学
的教学需要。2010年，王绶琯等编写出版的《教
学生做科普——校园科普活动资源》就是这类范
本，值得向全国推广。

王绶琯曾说：“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我自
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是遇到了几双

‘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如今，不少人受到
王绶琯的感召，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回到俱乐部
当志愿教师，成为新一代青少年的有力“大手”，
用王绶琯的科普教育思想继续指导热爱科学的
青少年。

当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
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王绶琯潜心育人的远见卓
识所体现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斯人已逝，精神
永存。继承先生的事业，弘扬先生的精神，是对
王绶琯院士最好的纪念。

王绶琯在授课。（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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